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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了张子强的出生年月、家庭情况，

以及他老婆的名字后，张子强心中也

明白，面前的对手，不是一无所知、

毫无准备的公安。他点了点头，算是

表示默认了这些。

子夜时分，预审室里依然是灯火

通明，七八个小时的针锋相对，双方

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张子强勉强承

认了除名字以外的一些基本情况。

做好笔录后，审讯人员让张子强

自己上来看过记录并让他签上自己的

名字。张子强逐字逐句看完不算，在

两页笔录的所有空白之处，还用笔画

上了 70 多道横的直的杠杠，生怕别人

在这份笔录的空白之处会做手脚加上

一点什么似的，然后才提笔在记录纸

上写下“以上笔录我睇过正确”的字样。

在审讯胡济舒时，也是困难重重，

他一口咬定自己叫陈树光，是泰国商

人，来内地旅游，没有犯罪。他以为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预审员是香港警

察，一定要对方出示证件让他看个明

白，当他确认对方出示的广东省公安

厅警察证时，还带着蔑视的口吻说：“如

果你们是香港警察，我一句话也不说。”

第一次较量，没有收获。这是“两

林”多年的预审生涯中，头一回遇到

这样的对手。

斗智攻心

张子强的犯罪生涯中，曾多次被

香港警方抓获，因此在对付司法、审

判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应对经验。想

当年那宗轰动香江的启德机场 1.7 亿

元大劫案，尽管起先张子强被判入狱，

但是后来他还是钻了法律的空子，通

过律师上诉得以脱罪。

任凭预审小组怎样讯问香港启德

机场两宗大劫案，以及发生在香港的

两宗绑架富商勒索案，张子强都守口

如瓶，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正面回

答问题，相反却对着审讯人员大谈他

的人生哲学，大谈他的处世之道，大

谈他做人的“成功之处”。

几个月过去了，审讯工作毫无进

展。面对这样一名充满犯罪阴谋、熟

悉法律条文的凶犯，陷入僵局的预审

小组全体成员在苦思冥想，指挥部领

导也多次招集专案小组成员一起研究，

努力寻找着此案的突破口。

最后，指挥部决定，先易后难，

先外围后核心。既然张子强坚决不开

口，那就顺水推舟，先让他冷一下，

放下来不去审他，使他从心理上感到

一种无形的压力。审讯小组不再去与

张子强硬碰硬较量，而是采用了迂回

战术，先从团伙成员中心理防线最弱

的下手，然后扩大战果，最后才向张

子强发动总攻。

团伙成员张志烽被捕时已经 53

岁。他早年偷渡到香港后曾结过婚，

但很快又离了，一直是一名“光棍汉”，

直到年过五十才好不容易娶了个四川

籍的女子建立家庭，不久前才为他生

了个男孩。

预审员分析完张志烽的各种情况

后，断定他和团伙中的其他成员不同，

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心理防线应该是

最脆弱的。选准了突破口，就要下功

夫穷追猛打。4 月 10 日，对张志烽的

审讯重新开始。

5 名预审员并排坐在张志烽的对

面，照例是一番法律教育。张志烽仍

然是老调重弹，说他在内地没有犯罪。

几名预审员这回换了一个话题，谈起

他个人的前途，谈起他的家庭，更谈

起他那出生不久的儿子。张志烽沉默

不语，看得出他的内心十分不平静。

眼见火候到了，预审员突然提高

声调问张志烽：“‘蝠鼠’是什么时

候回广州的，回来干什么？”

张志烽一听到“蝠鼠”两个字，

浑身就像触了电似的猛抖了一下。“蝠

鼠”是胡济舒的绰号，平时没有什么

人知道。这回完了，公安局连“蝠鼠”

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可藏的，不如

争取立功好一点。

张志烽颤栗着说：“那是去年的

预审人员对张子强（左一）进行审讯。


